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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妇人集”略考 

陈祥谦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南朝“妇人集”是迄今所知最早专门辑集女性文学创作成果的总集，其中附带有小传、叙事、评论等内容。尽管只
有零星的资料遗存，但它们曾经的存在和对后世的影响，为研究其编纂情况、南朝及以前女性之文学翻译等，提供了管窥一

斑而见全豹的可能，因而显得弥足珍贵。同时，它们还是研究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古代图书情报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关键词］南朝；妇人集；女性创作；编撰体例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６－０５

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ｕＲｅｎＪｉ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ｕＲｅｎＪｉ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ｗｏｒｋｓｅｖｅ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ｋｎｏｗｎｆｏｒ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ａｔｔａｃｈｅ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ｉｓｔｏｆｂｒｉｅｆ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ｏｅｔｒｙ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ｒｅ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ｌｅｆｔ，ｔｈｅｉｒ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ａ
ｇｅｓｈａｖ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ｓｏｍ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
ｎａｓ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ｆｏｒｅ，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ｌｓｏ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ｓｗｅ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ＦｕＲｅｎＪｉ；ｆｅｍａｌ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ｆｏｒｍ

　　南朝及以前女性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反映在
其别集与一些总集、选集中，另外还集中反映在南

朝兴起的专门为女性结集的“妇人集”中。南朝

“妇人集”是记载、反映南朝及以前妇女事迹、言语

和诗歌、辞赋、杂文创作成就的总集。南朝 “妇人

集”曾汇聚、保存了大量反映女性轶事及其文学

创作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与中

国古代图书情报史不可或缺的文献，可惜完整的

集子今已无存。本文拟以现存的一些资料为依据，

对其作者、流传情况、内容、编纂体例、价值等

做一些粗浅探究。

　　一　南朝“妇人集”的编纂及其流传存续情况

南朝文人热衷辑录历代妇女之事迹、言语（在

其叙录或集序中）和作品，故其所编“妇人集”往往

并非纯粹的文学总集。据《隋书·经籍志》（以下

简称《隋志》）总集类著录：

《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

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

《妇人集钞》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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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１］

《隋志》著录及其原注记载梁阮孝绪《七录》曾

著录的这五部编撰于南朝的“妇人集”中只有二十

卷本、《妇人集钞》及《杂文》等三部在初唐时仍然

见存于秘府；五部集子中有三部直题为《妇人集》，

有一部则是抄录或曰精选于《妇人集》，还有一部是

汇聚妇人创作的杂文总集。除署名编撰者宋殷淳

外，其余无主名。殷淳，《宋书》及《南史》皆有传，

《宋书·殷淳传》曰：“淳少好学，有美名。少帝景

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

郎……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

世。”［２］就殷淳所居官职而言，他可以直接接触和查

阅皇家图书资料，这为其编撰《妇人集》提供了便

利。如谢灵运就是在任职秘书阁时编成《赋集》九

十二卷、《诗集》五十卷、《回文集》十卷等总集及

《四部目录》的；再如西晋秘书监挚虞、南齐秘书丞

王俭、梁初秘书监任窻等的部分撰著也都得便

如此。

《旧唐书·经籍志》（简称旧《唐志》）总集类著

录有“《妇人诗集》二卷，颜竣撰”［３］；《新唐书·艺

文志》（简称新《唐志》）总集类著录有“颜竣《妇人

诗集》二卷，殷淳《妇人集》三十卷”［４］。颜竣《妇人

诗集》原不见于《隋志》著录及其原注记载，而殷淳

《妇人集》在《隋志》中已归为佚书，新《唐志》复加

著录，当属于《隋志序》所谓“于是民间异书，往往

间出”的情况，同时说明此二集到宋时尚存世。颜

竣文才超拔，且“权倾一朝”，《宋书》及《南史》皆有

传，《隋志》记载其编撰有“《诗集》百卷，并例录二

卷”。按《通志·艺文志》在“诗评”类著录“颜竣

《诗例录》三卷”［５］，可知此“例录二卷”为诗评无

疑。《妇人诗集》大抵是从这百卷诗中按作者性别

再选编而成的妇人诗歌总集，就像谢客从其所纂

《诗集》中再选编成《诗集钞》和《诗英华》一样，尽

管不知谢氏再选标准为何。

南朝至少还有两部不见于《七录》及后世

《志》、《录》等著录的“妇人集”，其中一部为《梁书

·徐勉传》记载：“大同元年，（勉）卒……凡所著前

后二集四十五卷，又为《妇人集》十卷，皆行于

世。”［６］徐勉只比阮孝绪早去世一年，其最晚编撰的

《妇人集》未被《七录》著录自是当然，故《隋志》无

所依据而未有记载。退而言之，如果唐初秘府尚存

有此集，《隋志》亦当著录。另一部为《梁书·张率

传》记载：“（天监初）以率为鄱阳王友，迁司徒谢籫

掾，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

十余条，勒成百卷，使工书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怀

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据《张率传》及《梁书

·武帝纪》，其撰成“妇人集”是在天监三年至四年

间。张氏远在普通四年《七录》始撰之前就已编撰

成的卷帙浩大的“妇人集”，却未为阮氏这部号称

“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的目录著作著

录，［７］颇有些意外，但原因已不得而知。总之，《隋

志》既未著录也没有在原注中记载这两部“妇人

集”，说明其在唐初秘府中已经无存，但并不意味民

间亦无存。

据《隋志》集部著录及原注记载《七录》曾著录

的历代妇女别集有《班婕妤集》《班昭集》《徐淑集》

《蔡文姬集》《孔氏集》《谢道韫集》《钟夫人集》《晋

武帝左九嫔集》《李扶集》《陈窈集》《陈玢集》《陈

参集》《王邵之集》《辛萧集》《孙琼集》《庞馥集》

《徐氏集》《牵氏集》《韩兰英集》《临安恭公主集》

《沈满愿集》《刘令娴集》《陈后主沈后集》等２３部，

但如刘宋朝王锡之妻范氏、鲍照之妹鲍令晖等著名

的近世妇人文集却不见于《七录》著录，说明《隋志

序》所说“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的情况

确实比较严重，妇女别集也应该远不止这 ２３部。

这些妇女别集，当是南朝文人辑集“妇人集”的基本

资料。通过爬梳史籍初步统计，在历经“齐末兵火”

后，所存南朝“妇人集”加上后来编撰的大抵还有８

部。再经历萧绎焚书、唐武德五年黄河“漂没”图书

之变故，《隋志》著录的仅有３部，其他可能因秘府

不存而以《七录》为据注记，或湮没无闻。迨及宋

代，颜竣《妇人诗集》犹存，殷淳《妇人集》可能因留

存于民间而得以复出，新《唐志》遂著录；而郑樵

《通志》皆当作“诗总集”著录。明万历年间焦所

撰《国史经籍志》依然著录了此二集，它们大抵又成

为明清之际陈维崧纂集妇女诗词及轶事的《妇人

集》的范本，从而掀起了清代闺秀诗话的撰著热潮。

据蒋寅《清诗话考》统计，清人撰著的历代闺秀诗话

多达３０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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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南朝“妇人集”的内容及其性质

南朝所编“妇人集”今已无存，其内容只能零星

地稽考于传世古籍之注释、引录中，如《世说新语》

刘孝标之注，《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建康实

录》所记。这些“注引”、“引录”皆未明确“妇人集”

的编撰者，只笼统论之。就遗存资料看，南朝“妇人

集”的内容大致有五：其一，叙事。即如张率“撰妇

人事二十余条”，是分类条述妇人事。此所谓“妇人

事”虽不知其具体，但不外乎《后汉书·列女传》所

说：“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

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８］或谓相夫、教子之类。

“妇人集”所纂“事类”的多少大抵依据编纂宗旨或

规模而定，如两《唐志》著录“刘孝孙《事始》三卷”，

《郡斋读书志》卷一二杂家类“《事始》三卷”称其

“以事名类……凡二十六门”［９］。故南朝“妇人集”

条分二十余事，亦属适中。如夫妇，《太平御览》引

《妇人集》：“汲（原作‘没’，据《初学记》改）太子妻

季氏为夫所遣，妇与夫书，并致安众扇两双。”［１０］

《初学记·文部》引《妇人集》：“汲太子妻《与夫书》

曰：‘并致上书墨十螺。’”［１１］显然，上引书信内容只

是《御览》《初学记》等类书按“事对”从《妇人集》

中寻章摘句。如教子，《世说新语·贤媛》刘氏引

《妇人集》注曰：“（贾）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丰

诛，徙乐浪。”又引《妇人集》：“李氏至乐浪，遗二女

《典式》八篇。”［１２］以上四条资料均带有叙事成分。

其二，“妇人集”中每位作者皆有小传。其小传

一般较简略，或记其字号、里籍，或描述其形貌，或

概述其著作情况等，如上引“贾充妻李氏”。又如

《世说·言语》刘氏引《妇人集》注曰：“谢夫人名道

蕴，有文才。所著诗、赋、诔、颂传于世。”同书《贤

媛》引《妇人集》：“（钟）夫人有文才，其诗赋颂诔行

于世。”“所著诗、赋、诔、颂传于世”，“其诗赋颂诔

行于世”常见于汉魏两晋史传对文人之别集行世的

一般表述。从其简括程度看，“妇人集”中这类小传

有的可能采自其传记、家世谱牒，但大多却是采自

其别集序或者挚虞和宋明帝《文章志》（在《隋志》

簿录篇）。女性有传者毕竟是极少数，即便知名男

性也不见得各都有传。如《世说·品藻》刘氏注

“桓玄问刘太常”即引《刘瑾集叙》：“瑾字仲璋，南

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

力，历尚书、太常卿。”或有传者，刘氏亦以其别集序

为优先引用，如《德行》“与嵇康居二十年”条引《康

集叙》注曰：“康字叔夜，谯国
(

人。”像高柔、孙登、

王诩、张
)

、刘恢等人的生平小传，刘氏或援引其别

集序，或采《文章志》的记载。实际上，《文章志》的

记载也多来自于别集。别集一般都有序文，有的是

自序，如曹植《前录序》；有的是他人所作，如《高柔

集叙》（孙统作）、《陶渊明集序》（萧统作）。

其三，“妇人集”载有一些交代写作缘起及背景

的资料，附带收录部分与女性作者有关的男性作者

的文章。如李婉《典式》八篇即在其父李丰被杀，自

己又被迫“离婚徙边”的情况下为训导女儿而作，整

个过程交代得一清二楚。《太平御览》卷一四四

《皇亲部》引《妇人集》：“汉元帝《赐婕妤书》曰

……”；同书卷六九一《服章部》引《妇人集》：“张君

平《与妹宪书》曰：‘念诸里舍，皆富财贿，鵟裾袭

蔽，纷华照耀。于是之际，想汝怀愧。’”此所引汉元

帝《赐婕妤书》、张君平《与妹宪书》，揭示《妇人集》

在此二书之后必定辑录有赵飞燕、张宪的“答书”。

即如《建康实录》卷八所载：“（许）迈因远游名山不

归，改名为玄，字远游，与妻孙氏书告别，令改醮，有

答书在《妇人集》中。”［１３］可见，因有许迈的《与妻孙

氏书》在先，才引出其妻孙氏“答书”，该书就收录

在《妇人集》中。

其四，“妇人集”间有对作者或其文章的简短评

语。如谢夫人、钟夫人“有文才”之类，可理解为既

是论其人又是品评其文。《世说·贤媛》“许允为

晋景王所诛”条注曰：“《妇人集》载阮氏与允书，陈

允祸患所起，辞甚酸怆，文多不录。”这是对《与许允

书》的具体评论，言简意赅。可惜遗存的此类资料

极少。钟嵘《诗品》评鲍令晖、韩兰英：“令晖歌诗，

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鲍）照尝

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

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

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

也。’”［１４］其中的引论，以及《南齐书·武穆裴皇后

传》所附“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世，献

《中兴赋》，被赏入宫”［１５］；《南史·刘孝绰传》所附

“悱妻（刘令娴）文尤清拔，所谓刘三娘者也。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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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安郡卒，丧还建邺，妻为祭文，辞甚凄怆。悱父勉

本欲为哀辞，及见此文，乃阁笔”［１６］等，这些有关妇

人诗文评论的资料，也可能出自“妇人集”。

其五，“妇人集”主要收录妇人诗赋文章，有的

还收录有妇人清谈的内容。除上述材料中已言及

的汲太子妻《与夫书》、李婉《典式》八篇、阮氏《与

许允书》、许迈妻孙氏《答书》等文章外，《世说·贤

媛》“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条注：《妇人集》载

《谢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

鞠养。’”《太平御览》卷一四四引《妇人集》：“班婕

妤《报诸侄书》曰……”，此所引《谢表》《报诸侄书》

亦是文章，说明“妇人集”主要是收录妇女作品的集

子。《世说·排调》“谢公在东山”条刘氏注《妇人

集》载桓玄问王凝之妻谢氏曰：“‘太傅东山二十余

年，遂复不终，其理云何？’谢答曰：‘亡叔太傅先正

以无用为心，显隐为优劣，始末正当动静之异耳。’”

从这条材料可知《妇人集》载有妇人清谈的内容，亦

可窥见谢氏（道韫）谈玄的水平。魏晋人士多徘徊

于出处进退之间，无所适从，且“显与隐”亦是其关

注的玄学话题。针对桓玄所问，谢道韫从玄学理论

的高度巧妙地解答了这个难题。可见，此类集子也

以展现妇人智慧为己任，不可小觑。

综上所述，南朝“妇人集”内容要素虽不尽如此

齐备，但其大体是以采录女性诗文作品为主却可肯

定，即集内作者主要是女性。其中或有分“事类”辑

录者，如“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的“妇人

集”；或有分文体辑录者，如《妇人诗集》、《杂文》；

或兼收包含女性作者小传、叙事、诗文评、清谈逸闻

轶事、作品体裁和数量等的叙录（别集序）。《隋

志》及两《唐志》、《通志》等均将其著录于“集部”总

集类，大抵是基于其主要采录自妇人别集的缘故。

《隋志序》定义“总集”：“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

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

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

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

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并将“解释评论”类著作

如挚虞《文章流别志》、《论》，钟嵘《诗品》等“总于

此篇”。可见，南朝“妇人集”不属于“史部”人物传

记，而是采“众家之集”、或兼有别集序（叙录）合而

编之的总集。

　　三　南朝“妇人集”的编纂体例及其价值

南朝“妇人集”是迄今所知最早专门辑集女性

创作成果，或间有叙事、诗文评论等内容的总集。

其编纂体例，可分为网罗宏富的“全集式”总集，如

张氏百卷《妇人集》；采集菁华而纂成的“选集式”

总集，如《妇人集钞》；收录某种体裁作品的专类总

集，如《妇人诗集》、《杂文》；就其收录时代范围而

言，均属通代总集。或按其内部结构形式可分为两

种，一是内容要素比较齐全的以类聚区分、各为条

贯的体例；二是仅以“时代相次”的体例，这往往用

于某一体裁的总集。

具体来看，“类聚区分、各为条贯”是南朝总集

惯用的体例，甚至佛学总集如梁僧《弘明集》亦不

例外。这类总集的体例又多是沿袭《文章流别集》

以“文体”类聚区分、各为条贯的，如萧统纂《文选》

的一级类目就是如此；也有以“事类”相区分而纂集

的，张氏百卷《妇人集》当是此类范本。自此以后的

刘孝标《类苑》、梁武帝敕诸学士纂集的《华林遍

略》，乃至唐初的《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类书，

或是受此《妇人集》体例的影响。总集如《文选》诗

歌类分体例即二级类目的区分亦当受此影响，“《文

选》所选诗歌分２３类，具体是以‘事类’区分和以类
相从”［１７］。南朝“妇人集”作为专门总集，主要辑集

历代女性文章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与以往稍有不

同也是可以理解的，譬如叙事、清谈等别集序的内

容入总集。经过南朝文人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的编

纂实践，“妇人集”完成了对历代妇人作品的整理和

选录，向世人全面展示了女性的创作成果，成为南

朝专类总集的典范。

南朝“妇人集”选录诗赋文章外，也像同期一些

总集还捎带有相关文字，如叙录。它们作为“妇人

集”的构件，在整体布局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对

总集主体的延展具有辅助作用，使体例臻于完备。

为集内作者撰写小传在南朝虽未形成通例，尤其专

拣传世名篇的再选总集大多没有此项，如《文选》

《玉台新咏》等；但并不意味所有总集皆不为小传，

萧统纂《文选》之前专集五言诗的《古今诗苑英华》

就为其中作者立有小传；《文选》卷二二王康琚《反

招隐诗》题下注《古今诗苑英华》题云：“‘晋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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琚，然爵里未详也。’”［１８］是可证。同书卷二四《赠

秀才入军》注：“刘义庆《集林》曰：‘嵇熹，字公穆，

举秀才。’”又卷五三李萧远《运命论》题下注《集

林》曰：“‘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

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

阳长，政有美绩。病卒。’”从李善之注可知，刘义庆

撰总集《集林》也是为其中作者立小传的，有的还附

带叙事和评论。故“妇人集”中附有涵盖作者小传

及叙事、评论等的叙录，当是其体例的有机组成部

分。尽管这些小传、叙事、评论等极少遗存，且零星

散布于各类书籍中，但它为研究其时妇人之文学生

态提供了管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可能，因而显得弥足

珍贵。

南朝“妇人集”的内容安排，其遗存资料与陈维

崧纂集的《妇人集》相比照，颇为类似。清夙嗜藏书

的杨列欧在其抄藏的陈氏《妇人集》尾题跋云：“迦

陵先生《妇人集》，向颇怪其名不雅驯。后阅焦氏

《经籍志》总集类载《妇人诗集》二卷，宋颜竣辑。

乃知前辈用字之不苟如此也。”此虽为辨识陈氏《妇

人集》之名的由来，却也揭橥出其与南朝“妇人集”

的渊源关系。陈氏所纂不以《妇人诗集》《妇人词

集》或其他名称名之，足以说明其所纂内容不全是

某类作品，亦证明其集确实与南朝“妇人集”有某种

关联。考其所纂，其中小传、妇人事、评论、收录的

诗赋词曲文章等一应俱全。兹摘录三例：

长平公主，明思宗女，皇后产也。甲申之变，御

剑亲裁，伤颊断腕，越五宵旦复苏。顺治二年上书。

书曰：（略）。

金沙王朗，学博次女也。学博以香奁艳体盛传

吴下，朗亦生而夙悟，诗歌书画靡不精工，尤长小

词，为古今绝调。生平著撰极多，兵火以来，便成遗

失。尝于扇头见其《浪淘沙·闺情》三首，云：

（略）。才致如许，真所谓却扇一顾，倾城无色矣。

虞山许太守夫人吴片霞，有诗才。其《梨花双

蝶》一诗，世尤诵之。诗曰：（略）。［１９］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清代勃兴的闺秀诗话一

般未超越陈氏《妇人集》的模式，可见其在清代闺秀

诗话史上的开山地位。说到底，陈维崧的成就和贡

献，与其对南朝“妇人集”的借鉴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亦即南朝编纂的“妇人集”在千年之后，仍然有

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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